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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如愿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便是快乐人生。 ——许公社

一袋大米（节选）
□钱海

好久没见着爹了。最后一次见爹，是
在半年以前。

那晚，爹回来了，爹的脸像黑夜里的
河水，看不见一点波纹。爹一会上楼，一
会下楼，把楼梯踩得蹦蹦颤响。楼梯的响
声把我从梦中搞醒。

那晚爹和娘吵架了。
“春香和春兰不消你管，你就死在那

骚狐狸肚皮上算了！”娘说话很咯耳。
“臭婊子，整点牙膏好好打整你那张

臭嘴！”啪——啪，娘挨了爹两个耳光。
听着娘呜呜的哭泣，我也嚎啕大哭起

来。
爹那厚厚的巴掌印深深地印在娘的

脸上，痛在娘的心里，也痛在我的心里。
我希望爹在我的视线里从此消失。

爹那次回家来是为了拿米。
自从小妹生下地，爹就丢下我们娘

仨，走村串寨地打海簸。几年来，他没给
过家里一文钱，和娘也只是名誉上的夫
妻。爹要撮走娘辛苦挣来的大米，娘死活
不给。那晚的战争就是这样爆发的。

我起来时，娘早已把爹背到堂屋的大
米死死拽住了。爹望见我，狠狠地瞪了我
一眼，一脚踢开堂屋门，像风一样刮走了。

娘是个二婚婆娘。
娘第一次招了个姑爷。姑爷是四川

人。姑爷喜欢争强好胜，一次和村里人争
田水，只因村里人骂了句“狗日的川耗
子”，姑爷就动手伤人犯事了。姑爷杀人
后被关在看守所，一年半就枪毙了。后来
我才知道，我是四川人播在娘肚里的种。

我五岁时，娘和我现在的爹赵四才结
了婚。

赵四才家有姊妹五个。赵四才和他
下边一个是男的，老大和尾巴上的两个是
女的。三个女娃都出嫁了，赵四才和弟赵

四宝还是老猫向火。赵四宝是个哑巴，平
时嘴巴里咿哩哇啦吼些什么，只有天和他
知道。有这么一个活宝，谁还敢嫁给赵四
才呢？

轻轻杨柳风，悠悠桃花水。一个风和
日丽的日子，我陪着娘，娘嫁给了赵四
才。结婚两年，娘又给我添了个妹妹。我
叫春香，娘给妹妹取名春兰。春兰的出
生，本想家里会多起一分欢声笑语，可事
实往往相反。

“爹！娘！孩儿不孝，没能为老赵家
添个带把的！”爹跪在家堂前忏悔自责。

爷爷奶奶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机会
看到儿子娶妻生子。爷爷祖上五代人都
生了些丫头片子，五代人都是招姑爷。到
了爷爷这代，虽然生了两个儿子，但叔叔
是个哑巴，延续香火的重任就寄托在爹头
上了。可娘偏偏又生了个丫头，看着两个
丫头，爹整天长吁短叹。

爹离家出走了。
爹的篾匠手艺在我们镇是响当当

的。爹每天为别人家打海簸，吃住都在主
人家，每天能挣 20 来块钱，算很了不起
了。突然有一天，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打谷
机，海簸和爹就下了岗。

“正月里嘛采花，无哟花采，二月间采
花，花哟正开，二月间采花花哟正开……”
桑田里，苗翠花嘴里哼着小调，把采下的
桑叶一把一把丢进腰间的小花篮里。她
的脸上堆满了笑容，看来还陶醉在和男人
销魂的一刻中。

苗翠花的男人叫周成，大前年就死
了。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夜晚，周成请了
一辆叉式拖拉机，打算把便宜买来的烤烟
拉到邻县去卖。由于泥滑路烂，车子行至
两县交界时打起趔趄，司机看事不妙，跳

车捡了一条命。坐在烟码上的周成却没
那么幸运，连人带车栽进了湍急的河流。
等司机把人背进家时，尸体都僵硬了。

翠花承包了村里的桑园。这几年蚕
茧价格挺，翠花腰包里挣了几个钱。忙时
也到没什么，可一闲下来，翠花的身体像
要着火般难受。村里的男人都出去打工
去了，翠花感到特别寂寞。她希望能有男
人的臂膀让她靠一靠。那一刻，爹走进了
翠花的生活。

翠花养蚕需要大量簸箕。海簸的伙
计干不成后，爹到处给人家编花篮，编竹
箩，编簸箕。翠花家的簸箕需要量大，爹
一干就是好几天。

“四才哥！这菜做得不好，你别嫌弃，
多吃一点！”鸡鸭鹅鱼，翠花做了满当当一
大桌。收尾活计干完，爹就要离开了。最
后一顿饭，翠花做得特别丰盛。

“四才哥，这是我为你专门准备的五
粮液，天气太冷，你就整两口暖暖身吧！”
翠花的眼神热辣辣的，把爹的心也射得暖
烘烘的。

“来！翠花妹子，我敬你一杯！谢谢
你这几天来的盛情款待。”

“四才哥，你说这话也太见怪了，不是
这个人你也不会吃她家的饭，承蒙你看得
起我一个寡妇人家！”

“我一个老钢弹，还有谁看不起，能和
妹子一起吃饭，是我三生有幸！”

“哦哟哟！你有老婆有女儿，咋会是
老钢弹呢？四才哥是不是发烧了？”边说，
翠花边站起来。

翠花站到爹前面，用手摸了一下爹的
脑门。

翠花的右手摸在爹的额头，双乳则紧
紧逗在爹如苹果般红润的脸上。

翠花穿的衣服很薄很透明，隐约间蓝

色乳罩上的图案爹都能看清爽。阵阵体
香像一缕青烟飘进爹的鼻孔，爹醉了。到
口的肉爹是不会让她溜走的。爹和翠花
在一块，形同干柴逗着烈火。爹一把搂住
翠花的腰，一手扯光翠花的衣服……爹背
叛了娘。

“不见棺材不落泪，不见狗屎不恶
心。让他去吧！”娘不喜欢我提到爹。娘
对爹的恨已经太久，现在，娘恨不动了。
娘始终认为：强扭的瓜不甜。

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雨把地里的烟叶
打得千疮百孔，也把翠花的心浇得伤痕累
累。

时间老牛一样慢。一连几天，大雨哗
哗地下个不停。山凹坝塘的水位一个劲
往上冲，堤坝终于抵挡不住决堤。翠花山
凹里承包的桑园一夜间夷为了平地，盖在
桑园里的楼房也倒塌了。楼房里有翠花
的全部家当。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为掩人
耳目，事发当晚翠花和爹把“战场”暂时转
移到县城的小旅馆，才捡回两条命。“呜
——呜——呜”，翠花坐在田埂上伤心地
抽泣着。爹站在翠花后边，看着几个残存
的树骨桩发起楞来，爹的眼神中充满忧
郁。

（全文见“沧州作家”公众号）

秋收
□宋平

农耕文明的花朵
开在锃亮的镰刀上
村庄弯下了腰身
捡拾起秋，散落的片片金黄

穿过秋天的云朵
用一只脚跨越田埂
站成庄稼的高度
问秋老虎要一把汗水
收割机的轰鸣
在广袤的田野收割春天的希望

农家的喜悦生长秋风
从池塘掬一捧清凉
静静绽放的莲花
飘逸出一季丰收的歌
一弯月色，在葡萄架下
轻轻吻着梦乡
白露挽着落英的臂膀
走进硕果累累的秋

我喜欢秋的宁静
五彩颜色为秋穿上了盛装
趁着枫叶的红还没尽染
用桂花的香，卸载多情的忧郁
在涅槃的秋里，轻轻吟唱

宋平

本名宋恩玉，曾任新华社河北
分社特约记者，论文、小说、通讯等
作品发于《河北日报》《沧州日报》
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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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海

云南楚雄人，作品发于《少年
文艺》《作文通讯》《文学港》等刊，
获“冯梦龙杯”全国短篇小说大赛
等奖项。

贺“中华诗词发展规划”发布
□魏秀琴

千载高流流不休，琼瑶玉佩醉迎眸。
可怜云水观花月，犹许林泉集鹭鸥。
词海频翻珠玉涌，雅风长继鹤天悠。
吟帆竞渡旌旗引，听取灵音遍九州。

魏秀琴

河北诗词协会女工委员会副
秘书长，作品发于中华诗词、燕赵
诗词等刊物，曾获2017年度“中华
好诗词”奖。

观沧州铁狮子感吟
□霍庆来

斑斑锈渍证沧桑，跨越千年梦未央。
背上莲花呈瑞气，腹中字迹缀华章。
风雷锻得精神烈，雨雪培成意志刚。
大吼一声堪镇海，惩凶除恶护民康。

霍庆来

沧州市作协古诗委委员，中华
诗词学会会员，曾入选中国诗歌网
“2017年中国诗坛实力诗人”。

沧县捷地乾隆御碑亭
□韩恩纯

秋近新园积落英，残碑轻拭意朦胧。
斑驳犹辩锁涛句，瓢逸长留御笔风。
卫水闲舟说锦簇，亭檐旧癜记凋零。
风流总被浪淘去，苍狗白云幻未穷。

韩恩纯

作品发于《中华诗词》《千家诗
词》《燕赵诗词》等刊。

浣溪沙·大运河
□秦丽杰

史载清河一脉流，堤风岸月记春秋。
荣衰更替且休休。
昔引物华兴埠运，今通南水入津畴。
铺开长卷笔难勾。

秦丽杰

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诗词作
品发于《燕赵诗词》等刊。

·语丝


